
□ 张立华

汉高祖元年八月，刘邦正式

拜韩信为大将。仪式结束之后，

刘邦问：“将军准备用什么谋略

来指教寡人呢？”韩信问道：“大

王自己估量一下，在勇敢、猛

悍、仁爱、刚强这些方面与项王

相比如何？”刘邦回：“我不如

他。”韩信拜了两拜说：“我曾经

侍奉过项王，请允许我来谈谈他

的为人吧。”

“ 项 王 威 猛 异 常 ， 一 声 怒

喝，上千人都会吓得趴在地上。

但他不能任用有德才的将领，因

此项王的威猛只不过是匹夫之勇

而已。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

温和，别人生了病，会心疼流

泪，甚至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给病

人。可到了给立功者封赏的时

候，他却把刻好的大印捏在手里

再三把玩，以致大印的棱角都磨

没了还舍不得授给人家。因此，

项王的仁爱只不过是妇人的小恩

小惠而已。”

“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

无不横遭摧残毁灭，天下人都非

常怨恨。项王名义上是霸主，实

际上却失去了天下民心。所以

说，他的优势很容易转化为劣

势。”韩信说：“现在大王如果能

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勇

善战的人才，那还有什么对手不

能诛灭呢？把天下的城邑封给有

功之臣，那还有什么人能不心悦

诚服呢？以正义之师，顺从将士

东归的心愿，那还有什么样的敌

人不能击溃呢？”

刘邦听得心花怒放，连连感

叹：“寡人悔不早用将军！今后

悉听将军调度，指日东征。”之

后，汉军用韩信之计，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平定三秦。

汉高祖二年，韩信与张耳率

兵数万，欲突破井陉口攻击赵

国。赵国谋士李左车向赵军主帅

成安君献计：“韩信乘胜而来，

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井陉道

路狭窄，行进的军队迤逦数百

里，运粮食的队伍势必远远地落

在后边。请拨给我 3万奇兵，从

小路拦截他们的粮草。您就深挖

战壕，高筑营垒，坚守军营，不

与交战。汉兵前不得进，退不得

还，我又出奇兵截断后路，使他

们处在荒野中抢掠不到食物，用

不了 10天，韩信、张耳的人头就

可送到将军帐下。”成安君却认

为：“兵书上说，兵力十倍于敌

人就可以包围它，一倍于敌人就

可以交战。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

数万，实际上不过数千，且跋涉

千里来袭击我们，已经极其疲

惫。如果回避不出击，等到汉军

的后续大部队来了怎么对付呢？”

韩信派人暗中打探，得知李

左车的计谋未被采纳，于是在距

井陉口 30里处安营扎寨。之后，

派万人为先头部队，背水列阵。

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因为

列阵要能进能退，背水列阵实乃

自断退路，为兵法之大忌。

等到拂晓时分，韩信设置起

大将的旗帜和仪仗，擂鼓开出井

陉口。赵军打开营垒攻击汉军，

激战良久之后，韩信、张耳假装

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地。赵

军果然倾巢出动，争夺汉军的旗

鼓。韩信、张耳已进入河边阵

地，全军将士没有退路，个个以

一当十，殊死奋战。此时，韩信

预先派出去的两千轻骑火速冲进

赵军空虚的营垒，把赵军的旗帜

全部拔掉，竖立起汉军的两千面

红旗。赵军不能取胜，便要退回

营垒，发现营垒插满汉军的红

旗，大为震惊，以为汉军已经全

部俘获了赵国将领，于是军队大

乱，纷纷落荒潜逃。汉兵前后夹

击，彻底打垮了赵军，并生擒

赵王。

胜利会餐时，众将问韩信：

“ 这 次 将 军 违 反 兵 法 ， 背 水 列

阵，结果竟然取胜了，这是什么

战术？”韩信回答：“这也是兵法

上说的，只是诸位没有留心罢

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

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

军新旧夹杂，良窳难分，我又来

不及训练将士，这就如同驱赶着

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如果给他

们留有生路，那就都逃跑了，怎

么能取胜呢？”

后人对韩信纵论楚汉、背水

陈兵赞叹不已。北宋大文豪苏东

坡称颂韩信“抱王霸之大略，蓄

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

夫”；清乾隆皇帝说：“以项羽为

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为妇

人之仁，则信所独见也。”

（原载 2016 年 12 月 20 日 《解

放日报》）

韩信如何“反”用兵法

□ 丁万明

以史资政第一书

《资治通鉴》 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 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

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

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 序 （宋神

宗） 御制》），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 《资治通

鉴》。全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公元前

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

六个王朝共 1362 年的历史，是继司马迁 《史

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 《资治通鉴》 深研细

读，评价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

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

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

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

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

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 就是说：

《资治通鉴》 从前代社稷安危的经验教训中，

看到忧患得失，由此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去危

存安；从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们

斟酌思量，以达到对当下兴利除害的目的。经

验可以借鉴，教训也可以成为镜鉴，相似的可

以借鉴，不同的也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治理可

以借鉴的，就在于专注，而历史尤为值得

珍视。

借鉴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

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还有进一步深究其何

以不然。只有这样深究，才可以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把历史读活。

司马光写作 《资治通鉴》 的宗旨是“鉴前

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

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

法，恶可为鉴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

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历代

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对其精研细读。康乾盛世的

缔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

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治

乱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寝不遑。宽严相济，

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康熙遗

诏》） 的施政纲领。这部书传递的思想都是中

国传统社会的正能量，没有离经叛道的奇谈

怪论。

《资治通鉴》 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

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

通鉴》 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

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

司马光曾经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

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

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 286·王曙

传》）。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

精研细读。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的一生深受

《资治通鉴》 影响，他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

（七书指 《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

选》《说文》《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即为

此七书之一。

名分论和才德论

《资治通鉴》 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

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达给后世为政者

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

“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

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18条史论。为了表

明自己的历史见识，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

史论，而且自己亲自撰写了其中的119条“臣光

曰”。《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

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

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

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

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

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

序的关键。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

称，“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

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超过

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给予在下位

的，就是泛滥用礼；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

该享受的，就是僭 越用礼。“名分”就是一道

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

越礼。因为，“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

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

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

治通鉴·周纪》）。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

维护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司马光认为“礼”是

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

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被称为礼义

之邦，我们的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但自从汉

高祖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作乐，叔孙通一味迎

合刘邦，礼就失去了它的高贵地位。司马光认

为，礼不仅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缛节，使人们

在厅堂之上守秩序有规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

有很大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它能让人干什

么事都有法度，从而事事能成；对于一个家族

来说，礼可以让家族中人按照亲疏远近的不同

来相处，从而使九族和睦；对于一个乡村来

说，礼能够使人们都按照伦理法度以礼相待，

使风俗敦厚；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礼可以使

诸侯国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对于天下来说，

礼可以使诸侯们都能够安心顺服皇帝，从而使

君臣之间的纲纪得以确立。这就是司马光的礼

治观。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

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

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礼治的践

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

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

“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

清，一概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

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

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

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

治通鉴·周纪》）

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

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

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审察才与德两

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

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

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

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周纪》）《资治

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

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

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

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

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

人。”（《资治通鉴·周纪》）

总之，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贯穿 《资治

通鉴》中的重要思想。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

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

礼治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伦理道德修养的

规范准则、风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礼”是

传统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政以德”

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

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司马光认为：“夫为国家

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

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

四邻亲其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

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

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

足，此太平之象也。”（《资治通鉴·秦纪》）

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

《资治通鉴》 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

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

命力的。《资治通鉴》 所倡导的“立政以礼”

和“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与为人为官之道，

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

鉴古察今的《资治通鉴》

史学漫谈

1902 年，也就是梁启超撰写 《新史

学》 的这一年，他三十岁，同年撰写的

《三十自述》，已经清醒地从中国史和世界

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世。

《新史学》 一文于 1902年连续在 《新

民丛报》 上刊出，《新史学》 第一部分

“中国之旧史”发表在 《新民丛报》 第 1

号上，这部分基本上承袭了此前梁氏发表

的 《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 的

观点，使用了“中国种族史”“中国文学

史”“中国史学”等概念，认为史学乃

“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无

疑，梁氏认为新史学书写的主体是“中

国”。但这个中国，是国族的中国，即

“民族全体”的中国，还是种族的中国，

即“汉族”的中国呢？梁启超没有明说。

就在《新民丛报》第 1号出版后，因慈禧

归政光绪成为泡影，梁启超的思想天平不

断倾向反满，在国族与种族的思考之间摇

摆不定，内心极度矛盾。及至 《新民丛

报》第11号刊载《新史学》“论正统”，梁

启超又把历史书写的主体表述成了“国

民”，“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

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

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

到 《新民丛报》 第 14 号，梁启超 《新史

学》中关于历史书写主体的表述又发生了

变化，在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时，

梁启超使用了“人种”和“种族”的概

念。“人种”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梁启超

纠结于国族、种族观念之下的无奈选择，

此后很少使用。至于“国民”，梁启超从

一开始就使用过这一概念，一直是梁启超

新史学架构中的核心内容，说明梁启超讨

论新史学，多变中有不变。

在《新民丛报》第16号中，梁启超讨

论史学笔法，正式把历史书写的主体确立

为“国族”，认为“史也者，非纪一人一

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

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梁氏还认为

“新史”的任务在于“新民”，“史也者，

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

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至此，

梁启超才最终确立了以进化思想和国族观

念为基础的“新史学”。这种“新史学”

与“新民说”宗旨相通，新史以新民，新

民以新国，以新史学培养近代新国民，构

建近代新国家。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倡

中国境内各种族相互团结，增强国家认

同，并主张新史学就要书写这样的中国

史，颇具前瞻性。也正因为此，《新史

学》得到政治改良者的回应，迅速传播开

来，“新史学”遂演变为“新史学运动”，

影响至今。

清末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的仁人志

士在用生命挽救危亡的努力一再遭受挫

折之后，便开始希望用新史学来培养新

国民，建立新国家。梁启超顺应时代潮

流，吸纳西方现代史学之精华，高举

“史界革命”的大旗，艰难探索新史学

之路。他思考新史学时之所以痛苦纠

结，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挚爱的“中国

人”能够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走向重生。

这也印证了梁启超虽然思想多变，但他

的爱国之心一生未变这一事实。

（原载 2016年第 12期《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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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

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如下

一些主要特点。

一 脉 相 承 ， 阶 段 明

显 。 中 华 文 明 是 一 脉 相

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

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

的 能 量 耗 尽 了 就 会 起 变

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

再接着生长、发展，如此

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

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

中华文明的发展虽有阶段

性，但没有间断和转移。

我们今天还能读懂数千年

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

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我

们的日常用语中。在历史

演化中，中华文明的中心

有过多次迁移，但整个历

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

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我们

居住的村舍下面，也许就

是某个王朝宫殿的遗址；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

一种挥不去、抹不掉的深

沉历史感。

逐 渐 累 积 ， 遗 产 丰

富 。 中 华 文 明 不 曾 间

断 ， 主 要 靠 文 明 不 断 累

积 。 这 种 累 积 主 要 体 现

在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由 文

字 记 载 而 形 成 的 大 量 书

面 文 献 资 料 ； 二 是 众 多

的 实 物 ， 包 括 器 物 、 遗

迹 、 遗 址 等 。 前 者 如 历

史 文 献 ， 数 千 年 文 明 连

续 不 断 地 记 录 在 史 籍

中，仅正史就有 25 部之

多，还有 《通典》《文献

通考》《通志》 等大量的

“政书”以及野史、笔记

等 。 中 华 文 明 就 在 这 浩

如 烟 海 的 历 史 典 籍 中 保

存 着 ， 这 在 世 界 上 是 绝

无 仅 有 的 ，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高 度 发 达 的 文 明 现

象 。 后 者 如 考 古 资 料 ，

20 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

发 现 ， 使 中 华 文 明 尤 其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源 头 有 了

越 来 越 清 晰 和 确 切 的 实

物 证 明 ， 这 是 十 分 了 不

起的。

“ 统 ”“ 兴 ” 为 常 ，

“裂”“衰”为异。中华文

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

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

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

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

计 ， 自 夏 朝 以 后 的 约

4000 年 间 ， 分 裂 时 间 总

计为 1200 余年，而统一

时间则为 2700 多年。即

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

大都不甘于偏安一隅，而

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

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

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

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

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

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到

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

坏 ， 诸 侯 坐 大 ， 政 权 下

移，社会动荡。同时，新

的因素也在生长，周边文

明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

原文明。至秦汉，我国实

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

代首创了大一统模式，以

后各朝代对这一模式不断

进行补充、修复和完善。

汉王朝大气磅礴，实现了

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

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

蓬勃的气象。从此，大一

统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

深蒂固，中华文明的兴衰

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

替而不断交替。

适 度 开 放 ， 兼 容 并

包 。 中 华 文 明 一 经 形

成 ， 就 具 有 开 放 性 和 包

容 性 ， 能 够 在 开 放 中 吸

收 异 质 文 明 、 在 包 容 中

消化异质文明、 在 多 元

融 会 中 更 新 自 身 。 纵 观

中 华 文 明 发 展 历 程 ， 并

不 是 没 有 闭 关 锁 国 、 夜

郎 自 大 的 时 候 ， 但 总 体

上 呈 现 开 放 态 势 。 这 种

开 放 不 像 古 希腊文明和

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

英帝国那样是全天候的开

放。那种全天候的开放往

往伴随着对外扩张，结果

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

解、衰落乃至毁灭。中华

文明的开放是在保证自我

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的适

度开放，只要对自身不构

成伤害，都能兼收并蓄。

有所坚守而又通达，这是

中华文 明 形 态 虽 然 变 化

而 生 命 恒 久 的 重 要 原

因 。 在 中 华 思 想 文 化 发

展 史 上 ， 无 论 宗 派 流 派

如 何 众 多 歧 异 ， 都 能 经

过 一 代 又 一 代 思 想 家 的

努力 ， 兼 综 和 合 、 融 会

贯 通 ， 最 终 形 成 同 中 有

异 、 异 中 有 同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的 多 元 统

一 的 思 想 文 化 体系，化

为 推 动中国历史前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

（原载2016年9月12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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